“共建、共治、共享”胡同里的社区治理
作为北京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特殊单元，基础设施改造完成以后，从内部凝聚人心，打造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，成为胡同居民的迫切需求。
而对不少胡同居民来说，胡同里的这份乡愁是“东家有事西家帮忙，邻里守望相助”。
根植于胡同院落的小院议事厅，打通了“民声”最后一公里；雨儿胡同独创的古今共生、新老同存的“共生院”，成为居民聚会、议事协商的社区治理新模式；胡同里的志愿者们，成就着街坊邻里守望相助的美好新生活；而藏着胡同乡愁的东四胡同博物馆，悄无声息间记录着北京文化的更新。
3月24日，草厂四条南口的小院议事厅。居民在生活中发现了问题，产生了诉求，就会来此商量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“居民的事居民议，居民的事居民定”
今年62岁的草厂胡同居民李彩仙记得，疫情期间她被封控了，周围的老伙伴们纷纷送上关心和问候，“她们都说，你要有信心，你缺什么我们给你买，很暖心。”
在这样互相帮助、亲如一家的情谊沃壤之上，东城区前门街道的草厂胡同成长起来一个远近闻名的社区组织——小院议事厅。李彩仙正是小院议事厅的“厅长”。
小院议事厅的前身，是热心肠的胡同居民的互助组织。
前门街道草厂四条小巷管家丁淑凤今年65岁，小院议事厅的成员之一。据她回忆，2009年不少街坊都从附近胡同平移过来，“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。”丁淑凤常常组织大家聚在一起吃饭、聊天。“吃饭不是目的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口号是‘认识你我他，服务到咱家’。”饭桌上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丁淑凤把大家的特长、职业登记在册，谁家空调缺氟，就找做空调维修的人帮忙，还有电工、水工，“有的人说我啥也不会，但家里有车，街坊们急了用车就找他，像是胡同里的‘120’。”不用出胡同，居民们的日常小事儿，靠着邻里街坊就能解决。
2012年，在前门街道的支持下，小院议事厅成立了。小到院子里的晾衣空间如何设置，大到“煤改电”、架空线入地、厕所改造，都是“小院议事厅”的协商内容。
2017年胡同燃气切改，草厂社区是智慧化用电试点社区，要求统一使用电灶。草厂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李峥回忆，“当时不少居民反映电灶没用过，担心做出来的饭菜不如用天然气做得好吃。”小院议事厅提出，让厂家在胡同空旷地方搭个小棚，摆上电灶，让居民试着用电灶炒菜。试过以后发现，电灶火力调节方便，还比燃气安全，解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。
2018年，小院议事厅在草厂四条胡同44号院有了固定场所，占地20多平方米，可以容纳50人左右。这下小院议事厅既有组织，也有了空间。
“居民的事居民议，居民的事居民定”，2019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小院议事厅说的一番话，题在厅里正中的醒目位置，给了议事厅成员们满满的干劲。
“总书记来了之后，我们做事的主动性更强了。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，不是用语言来说，要落实到行动上。”李彩仙说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小院议事厅重新建章立制，扩大了议事范围。“议事厅每月开两次例会，成员都是小巷管家，平时会收集居民的诉求，每次都带着问题来开会。”
小院议事厅的办事效率也有了提高。比如，有人提出小巷里宠物粪便的问题，“我们这片街道上满地是狗屎。”“我们这片也有这个问题。”经由小院议事厅与物业、街道沟通，胡同成立了养犬自律会，街巷中新建的“宠物便便箱”随处可见，除了箱内自带的、裁剪后的旧报纸，还为养犬家庭发放了小铲子。
从去年年底起，在胡同里修建电动车车棚成了小院议事厅的新议题。停车棚选在哪里，如何解决车辆停放的噪声，车棚雨水下流破坏居民房屋墙体怎么办，这些都是需要商议的内容。
“原本我们提出了8个方案，经过小院议事厅商议，否定了6个。”提到车棚规划的商议过程，李峥笑着说，“社区建设的最终受益者是老百姓，具体怎么办还是要居民自己决定。在议论的过程中，也发现了不少问题，通过居民反映，方案越来越成熟。”
经过多轮商议，最终的一个成熟方案即将落地，“还需要入户宣讲，看看居民们有没有其他意见。”
近年来，胡同里搬进了不少“新面孔”，其中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，以外卖小哥为主，保障他们在胡同的权益、提升在胡同居住的幸福感，也成为小院议事厅关注的议题。
小年包饺子，端午节包粽子，逢年过节小院议事厅成了“新胡同人”的第二个家。“去年小院议事厅包了1000多个饺子，来了几十号人，都不够吃。孩子们说没吃过茴香馅饺子。”李彩仙说，“他们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给他们包！”
现在，小院议事厅里也有了外来务工人员代表，负责收集和反映胡同里外来务工人员的困难和需求，扩充社区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队伍。
据《北京日报》报道，像草厂社区“小院议事厅”这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，已在全市多社区全面覆盖。2021年，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《北京市“十四五”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》中提到，“十三五”时期，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全面提速，在加强基层协商民主方面，城市社区议事厅已实现100%覆盖。
4月3日，雨儿胡同20号，改造后的院落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与胡同“共生”
2015年，雨儿胡同创新提出了另一种街区治理的模式：共生院落。
雨儿胡同30号院早年是清朝值年旗衙门的杂物房，共有南中北三排房，后来这里成了“公房院”。总面积约300平方米，居民14户。
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主任张校说，这个“公房院”在2015年自愿腾退中走了12户，还剩两户。突然多了十几间房，该怎么利用，如何使用院落的空间？街道和社区召集居民开了很多次会议，居民把各自的需求写在纸条上，贴在墙上，最后统一投票。细到各个房屋的功能，内部装修的颜色、装饰物等，全部以居民的意见为主，真正做到了民事民议、民事民评。
30号院大门上的八个大字，“和合共生，各美其美”也是居民合议的结果。
也是在那一时期，对剩余空间的使用讨论，萌生了共生院落的雏形。“剩余的空间如何去用，是招商引资或者是出租，都或多或少给居民旧有的生活方式带来冲击。”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综合办三级主任科员卢涌说。
将存在多年的违建拆除，地面辟出绿地，宽敞的院落恢复了青砖灰瓦、红门、绿格窗的古朴样貌。如今焕然一新的雨儿胡同30号院，也有了新的名字——“雨儿人家”。
最终，这座“公房院”变为了古今共生、新老同存的“共生院”：红门灰墙、影壁过道、落地青砖、雅致窗棂，古韵悠然。居民聚会用的“槐香客厅”，议事协商、调解邻里矛盾用的“议商暖阁”，居民轮流值班提供各种服务的“值年小站”，青少年家庭的共享空间“文馨书馆”，展现胡同修缮整治历程与成果的“琢玉学堂”等五个功能区，在“共生院”里打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。
据了解，目前南锣鼓巷四条胡同共有院落118个，其中公房院57个。目前，四条胡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、历史风貌得到保护、公共环境得到提升、社区生态得到重塑的整治提升效果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、首钢集团总建筑师吴晨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共生院”理念主要围绕老城保护和民生改善两大核心任务，解决大杂院面临的几大难题，关注留住户的生活改善，以及社区整体文化生活氛围的提升。问需居民，留住胡同的生活方式，并通过引入新型业态，实现建筑共生、居民共生、文化共生，正是打造“共生院”的重要思路。
离雨儿胡同不远的西城银锭桥胡同7号院是一座始建于清代的四合院，这座院子经过腾退，还剩下几家住户，腾空的屋子引入体验式民宿，原住民与游客同住一院，形成经营与居住、游客与住户并存的“共生”状态。
　
推开院门，右手的房子已经修缮一新，原封不动地留存了老房子的门框、窗框，有的在屋内的架子上摆放着布老虎、景泰蓝等传统手工艺制品，以还原传统风貌，还有的摆设了木桌、笔墨，供游客兴起时挥毫。
左手边是院子里原有的住家，用一道小小的铁门拦着，边上贴着写在白纸上的提示：“私宅领域 游客止步”。住户的窗户底下搁着半旧的自行车、泥花盆，与大杂院的生活别无二致。
院子2019年年中对外营业，房间不多，每逢节假日十分抢手，想要入住，一般要提前一到两个月预订。
据吴晨介绍，2019年，“共生院”理念被写入东城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。2020年8月，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2018年-2035年）》正式发布并得到党中央、国务院正式批复，“共生院模式”被纳入其中，成为老城改造的新模式。
卢涌说，共生的前提是自然生成，自然成长。“不追求有多少个共生院落，而是补足民生短板，恢复古都风貌，改善居民生活。”
承载社区托付与居民信任的志愿者
“有事儿您言语！”东四街道六条社区的街巷中，穿梭着一支由胡同志愿者组成的爱心骑行车队，自2022年成立至今，已成为打通社区与居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、随叫随到的“急救队”。
2022年7月，由东四六条社区党委牵头，在东四街道支持下，社区社工宋文漪等组建了六条社区志愿队伍——“抗疫爱心骑行队”。23名胡同居民志愿者、两辆电动三轮车和多辆自行车，在特殊时期奔波在社区的街头巷尾，他们是医护人员眼中的“活地图”，也是为胡同居民补充物资的“爱心骑手”。
2023年起，爱心骑行车队的志愿工作开始转向社区助老、养老服务。
爱心骑行队的队长赵俊杰今年已经54岁，在老崇文区光明楼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。1983年，赵俊杰随父母搬到东四北大街，从此就在这里长大、成家。打小过着邻里帮扶的集体生活，加上有个“爱操心”的母亲，赵俊杰顺理成章地长了一副热心肠，他在东四六条社区当志愿者已经5年了。
“俊杰，在家吗？能接阿姨一趟吗？我脚扭了，走不了路了！”2月底的一天，赵俊杰突然接到来自邻居奶奶的紧急求助电话。这位老人今年76岁，老伴已经离世近30年，儿子也因为工作原因没有与老人同住。当天，这位老人独自出门，走到张自忠路时不小心扭了脚。
而此时的赵俊杰，因为前段时间肾结石手术，出院不久正在家休养。“您就在那儿别动，我去社区取个车接您！”在确认了老人的位置后，赵俊杰骑上爱心骑行队的电动三轮车，赶往老人所在的位置。
将老人送回家后，老人的儿子才赶来。胡同邻里之间的感谢朴素而直接，“赵哥，以后社区有活儿您说一声，立马儿的！”后来，这位小伙子也成为爱心骑行队的替补队员。
赵俊杰说，他们社区有不少空巢、失独、孤寡的独居老人。胡同里的老人习惯将爱心骑行队的联系方式写下来贴在墙上，而作为爱心骑行队队长，赵俊杰则成为老人遇到急事的第一顺位选择，“没有说叫了我我不到的。”
这些年里，赵俊杰接到过独居老人的紧急求救电话，老人家中的小型洗衣机起火，他只套着秋裤就往老人家里赶；他也曾协助社区，为家庭困难的老人捐赠、运送生活用品。
据赵俊杰介绍，每天早上，他会给社区负责人打电话，收集居民的需求，再视情况分派队员为居民提供帮助。爱心骑行队里已经退休的队员，会在东四社区的街头巷尾穿行，帮助老人挂号取药、运送物品，参与社区垃圾分类、清扫街道等。
爱心骑行队的三轮后椅，承载着社区的托付与居民的信任，赵俊杰觉得，“特有成就感和幸福感。”
如今，爱心骑行队的志愿者已经扩充至43人。“邻里帮、邻里乐、邻里颂，街坊邻里守望相助。”在赵俊杰心中，这就是胡同的美好生活。
3月27日，东四胡同博物馆，游客在文化探访展区参观馆内展品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拓展社区文化价值
从胡同西口进入东四四条，嘈杂声逐渐远去，灰色砖墙尽显古朴，东四胡同博物馆悄无声息间记录着北京文化的更新。
它面向市民免费开放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博物馆里的藏品大多由居民捐赠或借展。
博物馆里的历史文化实物展区，以老物件的形式展示了东四片区历史生活碎片。比如在垂花门一侧摆放的一个水缸，高63厘米，直径70厘米，通体呈黑色，并附有铜色莲花、狮子头和装饰花纹。这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产物，由东四八条社区的居民段瑞鹏借展。
曾有外国人来过段瑞鹏家，想要买下这个水缸，但段瑞鹏觉得，水缸虽然不起眼，但承载着太多历史记忆。恰逢东四街道向民众征集老物件，段瑞鹏决定把三口水缸和两座石门墩放到博物馆借展，可以让观展人看到前辈们昔日生活的痕迹。
博物馆的功能不仅是胡同文化展示厅，更能吸引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到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更新中。
馆里的讲解员，就包括附近的居民。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，每次都坐着轮椅过来。他曾经也是志愿讲解员之一，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不再讲解，但是他关心博物馆的发展，总想发挥点自己的力量，做点什么。
老大爷去别的博物馆游览时，发现门口都提供印章给游客盖，琢磨了一阵子之后，他给东四胡同博物馆刻了六七枚印章，放在门口，很受年轻人欢迎。
博物馆每年要举办两百场的文化活动，包括非遗刺绣、旗袍胸针制作、风筝彩灯制作、葫芦彩绘、北京阅读季、胡同文化骑行探访等。“找的是那种老式的二八自行车，还可以穿上民国的服装，特别有感觉。”博物馆负责人说。
此外，东四街道办还会举行一些相应的活动，比如胡同迷你马拉松，由东四胡同博物馆出发，途经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，打卡崇礼住宅、叶圣陶故居、车郡王府等名人故居，参赛者可一边享受酣畅淋漓的运动快乐，一边领略到胡同国风静巷的惬意风光。
这些活动里，都有社区居民的身影。东四社区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依托，吸引广大居民参与社区的建设和治理。更多居民发现了老胡同的新面貌，消失了的胡同历史、建筑、文化之美重新回到人们的眼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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